
娇碗几��总�时加 中 医
�

杂 志

所外，
抵御病邪

，

同时
，

还可以疏通经脉
，
运

行气血
，

提高疗效
，

减少后遗症
。

至于透动的方法
，

则分自动和被动运动两

种
，
自动运咖珍病人自己所作的患部运动

，

如

载噪愁薰惹酬
患
嘿忽寒谕

。 异
。

一

盗
要求强度由轻到重

， 一

次数由少到多犷频率由慢

到快
，

幅度由小到大
，

要以患者能忍受为度
，

不要造成病人不必要的痛苦，二是要送�病而异
，

如患部肌肉紧张
、

血脉不和
、

气机不畅的
，

运

动当以放松 肌肉
、

调和气机
、 一

通经活 络为目

的
�
若疾患是气血亏损

， �

肢体瘫痪
，’

机能衰退

者
，

运动应以运行气血
、

振奋阳气
、

活跃患部

肌肉为目的
。

绝不能一概而论
。

总之
，

在行
一

针和留针时配合运动来
一

导引经

气
， 一

是朱氏在头穴针刺手法中的又一特色
， ‘

白

对于取得较快的即时疗效和较好的��期疗效
，

有不可低估的作用
。

注重得气 取效为准

《灵枢
�

无针十二原
” 云

�

气闭之要
，

气至

而有效
几

广一般地说
，

体针得气体现在两个方面
，

一是患者的感受
，

针刺后产生酸
、
胀

、
重

、

麻等皆

是得气之征
�二是行针者的感受

，

即所谓
“
气之

至也
，
如鱼吞钩饵之沉浮

�
气未至也

，

如闲处

幽堂之深邃
”
���标幽赋 》 �� 然而

，
头 穴 针刺

的得气
，
却

一

与体针不尽相同
。

朱明清副级授认

为
，
虽然有的患者也会产生与体针相同的针感

，

但并不一定每个病人都有
，
而且

，
也并非是得

气的主要标志
，

其主架标洁体现在两个方面
�

一是行针者的指下要有一种既不过币紧涩
、

文

不过于松弛的吸针感
�二是要看是否已经取效

。

若已取效
，

说明邪气已经得以疏泄
，
正气已经

得以恢复
，

达到了通过头穴针刺调气的目的
。

因此
，
有效乃是头穴针刺的主要标准

。

一
那么

，

怎样才能使头穴针瓤得气呢� 朱氏

认为其决定因素主要有三
�
一是取线正确亩二

是行针得法
，

主是配合运动
。

取线正确包括组

方要符合病证
，

针尖方向和部位都要得当犷行

针得法
、 要求遵循

“盛则泻之
，一

虚贝朴卜之叹
《 灵

枢
·

经脉的和
“

凡刺之理
，
补泻无过其度叹

《
针

灸甲乙经
》 � 的原则辨证行针和正 确掌经刺激

量
卜

�
配合运动则要注意动作的正确性和对间的

长短 、 运动量的大小等
。

若行针不能得气�除

了病人本身正气虚衰
，

体质赢弱外
，
也不外乎

上述三个因素没有达到要求
。

以上几点
，

是笔者从师朱明清副教授后的

一点心得
，
应用于临床

，
也确能得心应手

，
故

不揣疏漏
，

供同道探讨
。 �

血 府 遂 寮 汤 �后 床 治 验 � 例

江苏省东台县中医院 刘 冠 峰

血府遂疲汤出自清代主清任欢医林改错气 笔者在

枷畔践申甩于治疗多种不同
「

疾病
，
取得良好疗效

。

兹举验案一则于下
。

隆之膀此
。
舌质暗紫

，
边有察点

，

省薄根部黄腻
，
脉

象濡细
。

证属气滞血疲
，

疲阻胯胧
。

法当了舌血化疾
，

桃车散结利尿
。
拟血府逐癖扬加减

。

处方
�

牛膝 黝 克
，

仁
、

红花各 ��
一

克
，
赤芍

、
积壳各 �克

，
柴胡 �克

，

前子 �� 克
。
另以食盐半斤炒热

，
布包 熨少腹

。
一剂

小便自通
，

继服三剂后痊愈出院
。

杯 惠者乃因惊恐气乱
、

耽膀气滞血余而致小漫

不通
，

是故血窟既为病变之病理产物
，

亦为瘫闭之病

因
。
故径投血府逐淤耘 意在活血化痪

，

行界利彝
，

药切病机
，
故而获效

。 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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